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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國
科
學
家
牛
頓
曾
遇
到
一
件
欲
哭
無
淚
的
事
，
那
是
一
六
九

二
年
某
夜
，
科
學
家
的
愛
犬
將
主
人
外
出
沒
有
熄
滅
的
蠟
燭
碰
翻
，

把
牛
頓
二
十
多
年
的
光
學
研
究
手
稿
及
其
他
資
料
燒
成
灰
燼
。
科

學
家
回
到
家
對
愛
犬
說
：
﹁你
知
不
知
道
，
你
的
惡
作
劇
有
多
可

惡
！
﹂可

以
想
見
，
要
是
牛
頓
的
手
稿
當
時
被
蛀
蟲
吞
噬
，
或
經
洪
水

浸
泡
化
為
紙
漿
，
或
遭
雷
電
引
發
的
火
災
焚
毀
，
他
絕
不
會
如
此
痛

徹
心
脾
！
愛
犬
與
別
的
無
甚
靈
性
的
寵
物
不
同
，

主
人
外
出
時
，
牠
是
負
有
守
望
家
園
責
任
的
。
但

同
時
，
牛
頓
也
深
知
愛
犬
即
使
再
有
靈
性
、
再
通

人
性
，
牠
終
究
是
動
物
，
而
不
是
人
。
所
以
，
牛

頓
的
沮
喪
仍
然
﹁有
限
﹂
。
是
啊
，
各
種
各
樣
的

無
情
災
禍
只
要
與
﹁人
為
﹂
無
涉
，
從
理
性
角
度

看
，
人
們
仍
能
接
受
。
否
則
，
痛
苦
就
是
永
遠
填

不
平
的
無
底
洞
了
。

二
○
○
二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
北
京
﹁藍
極
速

﹂
網
吧
的
發
生
火
災
，
二
十
四

人
葬
身
火
海
，
其
後
又
有
一
名

傷
者
不
治
。
這
是
一
場
縱
火
案

，
作
案
者
是
一
群
十
四
至
十
七

歲
不
等
的
青
少
年
，
所
以
無
一

人
判
處
死
刑
。
法
官
要
求
少
年

犯
當
庭
向
心
已
碎
盡
的
受
害
家

屬
說
一
聲
﹁對
不
起
﹂
，
但
他
們
仍
橫
眉
豎
眼
、

梗
着
頸
脖
，
表
示
拒
絕
。
從
某
種
意
義
說
，
孩
子

們
雖
已
站
在
被
告
席
內
，
但
身
心
並
未
從
犯
罪
現

場
離
去
，
拒
絕
道
歉
就
是
縱
火
心
態
的
延
續
。
這

可
是
最
令
人
寒
心
的
童
心
的
冥
頑
。

至
於
他
們
的
縱
火
動
機
，
說
來
簡
單
之
極
，

因
為
新
開
張
的
﹁藍
極
速
﹂
網
吧
不
肯
賒
賬
，
將

他
們
拒
之
門
外
。
他
們
羨
慕
享
受
新
設
備
的
顧
客

，
記
恨
﹁小
器
﹂
的
老
闆
。
於
是
，
他
們
用
可
樂

瓶
盛
着
從
加
油
站
買
來
的
汽
油
，
潑
向
網
吧
的
木
製
樓
梯
，
並
劃
了

一
根
火
柴
。
在
點
燃
烈
焰
的
一
刻
，
他
們
耿
耿
於
懷
的
怨
恨
仍
屬
童

年
的
稚
氣
。
這
就
是
法
庭
﹁輕
判
﹂
他
們
的
理
由
。
然
而
，
這
卻
是

真
正
的
﹁人
為
﹂
災
難
，
二
十
四
個
人
被
大
火
燒
成
焦
炭
，
以
呼
喊

求
救
的
姿
態
﹁定
格
﹂
於
現
場
。
說
真
的
，
牛
頓
家
當
年
火
場
的
損

失
，
不
抵
﹁藍
極
速
﹂
網
吧
的
萬
分
之
一
！

近日，隨
着季羨林、任
繼愈兩位文化
大師駕鶴西去
，一個愈發突
出的問題擺在
我們面前：大

師遠逝，誰來填補大師留下的空
缺？

時代需要大師，文化呼喚大師
。文化大師有什麼標準？即以剛去
世的兩位大師為例，大師是一言九
鼎的學術權威，大師是學富五車的
學界泰斗，大師是著作等身的文化
巨擘，大師是一呼百應的領軍人物
，具備這幾條標準，方可戴上文化
大師的桂冠。倘若按圖索驥，我們
現在還有這樣的大師嗎，即便有，
恐怕也少如鳳毛麟角，而且還可能
是頗有爭議、並非大家一致公認
的。

沒有文化大師，評選幾個不就
行了？就像如今每年都在頻繁地評
選各種各樣的榮譽頭銜那樣。可文
化大師畢竟不是像超女那樣票選出
來的，多花錢拉票就能弄個大師幹
幹。文化大師雖然不是完人，但起
碼有兩條要站得住腳，一方面在學
術上要有獨特建樹，自成體系，影
響巨大，這可不是東拼西湊、漿糊
加剪刀所能奏效的，也不是到處掛
名當主編所能立得住的；另一方面
，在道德上要高風亮節，光明磊落
，沒有操守上的明顯瑕疵，具有強
大的人格魅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
數百年」。想當年，章太炎、王國
維、陳寅恪、魯迅等被公認為文化
大師時，也不過才四五十歲年紀，
可今日，放眼望去，這個歲數的學

人似乎還在尋尋覓覓，沒有一個大師浮出水面，居
然還得靠那碩果僅存的幾位老先生在高舉帥旗，勉
為其難。這似乎說明，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規律在
我們這一代文化人身上有些 「失靈」了，長江後浪
推前浪的趨勢也有點難以為繼了，捫心自問，我們
應該愧對這樣一個應該出大師也可以出大師的年
代。

季羨林老在談到自己的成功經驗時說：一個人
要有所成就，一要靠才能，二要靠勤奮，三要靠機
遇。這實際上是在告訴我們，一個成功者必須要這
樣努力才能心想事成，一個文化大師也必須這樣打
造才能立足於世。平心而論，我們現在有才能的人
很多，絲毫不比季羨林、任繼愈們遜色，機遇也只
會比他們多而不會少，所差的主要是堅韌持久的勤
奮精神，不願花大量時間在學術研究上，總想找終
南捷徑，不肯下大功夫去積累攻關，老是幻想天上
掉餡餅，所以，他們不僅成就功業難望大師之項背
，學術造詣也遠不及前輩大師。

文化需要巨人，學術需要大師。眼下，一個個
大師遠逝留下的真空，使我們愈發感到他們的重要
，也愈發希望新一代大師能盡快接班上任。因而，
那些希望自己成為大師的、被人看好有大師潛質的
文化精英們，請再加把油，更勤奮，更刻苦，前進
的速度再快一些。時不我待，我們望大師已如久旱
而望甘霖，有些望眼欲穿了。

大師遠逝，誰來接班？

力
匡
（
一
九
二
七
至
一
九
九
一
）
是
香
港

一
九
五
○
年
代
影
響
力
很
大
的
詩
人
。
他
是
廣

東
人
，
原
名
鄭
健
柏
，
中
山
大
學
歷
史
系
畢
業

。
一
九
五
○
年
到
香
港
，
在
各
大
報
刊
上
發
表

新
詩
，
深
受
年
輕
人
歡
迎
，
文
藝
青
年
爭
相
倣

傚
，
形
成
風
氣
，
甚
至
有
人
稱
那
年
代
的
詩
歌

為
﹁力
匡
體
﹂
。
力
匡
除
了
寫
作
，
還
當
過
《
人
人
文
學
》
和
《
海

瀾
》
的
編
輯
，
大
力
扶
植
新
人
，
對
香
港
文
壇
貢
獻
甚
力
。

力
匡
的
第
一
本
詩
集
是
《
燕
語
》
（
香
港
人
人
出
版
社
，
一
九

五
二
）
，
屬
《
人
人
文
叢
》
之
二
，
之
一
是
黃
思
騁
的
小
說
《
當
春

天
再
來
的
時
候
》
。
《
燕
語
》
是
三
十
六
開
本
，
四
十
六
首
新
詩
分

為
《
燕
語
》
、
《
和
平
》
和
《
幸
福
》
三
輯
。
研
究
者
張
詠
梅
在

《
北
窗
下
呢
喃
的
燕
語
》
（
香
港
自
印
本
，
一
九
九
七
）
中
，
總
結

力
匡
早
期
的
詩
時
，
說
他
的
﹁詩
風
溫
婉
純
淨
，
主
題
明
朗
，
絕
不

晦
澀
﹂
。
還
說
他
的
詩
作
雖
不
算
上
乘
，
但
在
香
港
新
詩
史
上
，
應

佔
有
一
席
位
置
。

力
匡
一
九
五
八
年
移
居
新
加
坡
當
教
師
、
圖
書
館
主
任
，
直
到

退
休
、
終
老
；
但
他
念
念
不
忘
香
港
，
一
九
八
○
年
代
還
有
新
作
及

回
憶
文
章
寄
回
本
港
發
表
。
他
在
香
港
出
版
的
詩
集
還
有
《
高
原
的

牧
鈴
》
（
香
港
高
原
出
版
社
，
一
九
五
五
）
。
除
新
詩
外
，
力
匡
還

用
筆
名
百
木
寫
小
說
，
出
過
《
良
夜
》
、
《
諸
神
的
復
活
》
和
《
聖

城
》
；
文
集
《
北
窗
集
》
、
《
阿
弘
的
童
年
》
、
《
談
詩
創
作
》
等

書
。

天津市、遼寧省、山東省均
有多家文化單位或商貿公司以
「海東」為名，黑龍江省也有

《海東詩壇》報等，大概皆因其
地在海邊或距海不遠的緣故吧。
江蘇、浙江、福建等省也有不少

以 「海東」為名的公司或廠家。當然，上海的 「海東
」就更多了，除公司、廠家外，還有 「海東公寓」、
「海東社區」等。這使人想起閻肅作詞、毛阿敏演唱

的謳歌上海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的《東方明珠》，其
中有句重複多遍的歌詞為 「幾多心血注海東」。歌詞

中的 「海東」，即指上海。
如果不是其他具體原因，而真是因為東臨大海，

便以 「海東」指上海、天津、遼寧、山東、江蘇、浙
江、福建等地，那就全錯了。

海東，古來指日出之處，指海的東邊，如杜甫詩
句 「驅石何時到海東」與郝經詩句「不逐秦鞭到海東」
，即指秦始皇欲過海觀日出之處，典出《齊地記》。

杜甫又有詩句 「紅見海東雲」，指海東面的雲。
以至清代，王沂暄詩有 「海日曈曈出海東」句。因日
本和朝鮮在海的東面，所以又以 「海東」指日本和朝
鮮，如王維《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積水不可極

，安知滄海東。」李白《高句麗》： 「翩翩舞廣袖，
似鳥海東來。」近世則多指日本，詩句如黃遵憲 「蓮
峰湧出海東濤」、陳寅恪 「波濤重泛海東船」、羅元
貞 「遊學當年滯海東」，梁啟超有 「學風沾被全國以
及海東」語而從不把海西面岸上的地方稱為 「海東」
。海西面岸上之地，應稱 「海西」，古之海西縣、海
西郡，均在今江蘇省。上海等地在大海的西邊，怎能
稱 「海東」？ 「心血注海東」，字面意思為心血傾注
於海之東，容易使人想到日本。

中國人民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之際，此歌曾在電視
中多次播映，難免給人以滑稽之感。

前
年
到
高
原
小
城
玉
樹
，
我
發
現
了
一
個
﹁奇
跡
﹂

—
這
裡
風

景
如
畫
，
玉
樹
臨
風
，
卻
很
難
看
到
塑
料
袋
。
上
街
買
點
水
果
，
攤
主

客
客
氣
氣
地
說
：
不
好
意
思
，
沒
有
塑
料
袋
噢
。
我
們
只
好
手
捧
着
西

瓜
、
兜
裡
揣
着
西
紅
柿
返
回
賓
館
。
路
遇
當
地
居
民
，
許
多
人
都
手
舉

着
剛
買
的
商
品
，
樣
子
挺
吃
力
的
，
臉
上
沒
有
抱
怨
的
神
情
。

黔
東
南
凱
里
，
是
座
有
名
的
﹁斑
馬
城
﹂
。
小
城
擁
有
一
道
獨
特

的
街
頭
景
觀
—
—
全
城
居
民
都
走
﹁斑
馬
線
﹂
。
之
前
，
朋
友
好
心
提

醒
，
在
凱
里
市
過
馬
路
要
﹁小
心
﹂
。
慚
愧
的
是
在
北
京
住
久
了
，
我

已
養
成
隨
便
穿
越
馬
路
的
散
慢
習
慣
，
想
打
哪
兒
過
就
在
哪
兒
過
，
這

在
凱
里
是
要
受
罰
的
。
我
注
意
到
，
執
勤
交
警
雖
然
很
少
，
但
過
往
行

人
都
很
自
覺
，
連
外
地
遊
客
、
提
籃
挑
擔
的
少
數
民
族
也
都
規
規
矩
矩

地
走
﹁斑
馬
線
﹂
。
偶
爾
瞧
見
一
兩
位
亂
走
者
，
周
圍
人
就
用
瞧
怪
物

的
眼
神
瞧
着
他
們
。

和
一
線
城
市
相
比
，
這
兩
座
小
城
市
算
是
﹁小
拇
指
﹂
。
沒
想
到

，
人
家
﹁拇
指
﹂
一
點
，
卻
做
成
一
項
了
不
起
的
﹁工

程
﹂
。
要
知
道
，
像
亂
穿
馬
路
、
濫
用
塑
料
袋
等
陋
習

，
在
經
濟
和
文
明
高
度
發
達
的
大
城
市
都
屬
難
以
解
決

的
﹁壞
習
慣
﹂
，
那
麼
凱
里
和
玉
樹
是
怎
麼
讓
﹁好
習

慣
﹂
打
敗
﹁壞
習
慣
﹂
的
？
答
案
非
常
簡
單
：
﹁嚴
刑

峻
法
﹂
。
有
例
可
證

—
北
京
等
城
市
開
展
的
﹁禁
塑

﹂
戰
役
，
目
前
只
能
說
是
打
贏
了
一
半

—
超
市
、
商

場
做
得
還
算
滿
意
，
可
農
貿
市
場
免
費
塑
料
袋
死
灰
復

燃
。
遭
遇
同
樣
尷
尬
的
還
有
﹁餐
館
禁
煙
令
﹂
，
大
多

數
餐
館
已
經
向
就
餐
煙
民
妥
協
，
默
認
了
他
們
噴
雲
吐

霧
。
這
不
僅
說
明
壞
習
慣
的
力
量
和
慣
性
，
更
說
明
法

律
法
規
的
軟
弱
和
缺
乏
後
勁
。
民
不
畏
法
，
法
奈
之
何

？
一
位
來
自
大
城
市
的
遊
客
曾
說
，
亂
穿
馬
路
，
在
我

們
那
兒
敢
，
在
凱
里
就
不
敢
。
為

什
麼
？
因
為
百
姓
畏
法
，
而
不
畏

說
教
。
玉
樹
居
民
之
所
以
遠
離
塑

料
袋
，
也
在
於
當
地
政
府
嚴
厲
舉

措
貫
徹
得
力
。
再
說
，
三
江
源
是

中
華
民
族
的
﹁水
塔
﹂
，
弄
髒
它

就
是
千
古
罪
人
。
冒
天
下
之
大
不

韙
的
事
，
誰
敢
？

除
了
法
紀
嚴
明
，
人
人
自
律
也
非
常
重
要
。
一
個

人
的
自
覺
反
省
，
比
一
百
個
監
督
員
都
管
用
。
眾
所
周

知
，
養
成
一
個
好
習
慣
，
可
以
受
用
終
身
；
而
養
成
壞

習
慣
，
關
鍵
時
刻
會
讓
你
吃
盡
苦
頭
。
從
道
德
範
疇
講

，
假
如
人
人
都
有
好
習
慣
，
並
將
它
們
集
聚
起
來
，
就

能
產
生
巨
大
的
力
量
，
並
收
穫
一
個
美
好
的
結
果
。
著

名
心
理
學
家
威
廉
．
詹
姆
士
說
：
﹁播
下
一
個
行
動
，

收
穫
一
種
習
慣
；
播
下
一
種
習
慣
，
收
穫
一
種
性
格
；

播
下
一
種
性
格
，
收
穫
一
種
命
運
。
﹂
的
確
，
許
多
好

習
慣
開
始
會
讓
人
感
到
拘
束
和
不
自
在
，
久
而
久
之
，

你
就
會
為
自
己
擁
有
這
份
美
德
而
驕
傲
。
正
所
謂
觀
念

變
，
行
動
就
變
；
行
動
變
，
習
慣
就
變
；
習
慣
變
，
性

格
就
變
；
性
格
變
，
命
運
就
變
；
命
運
變
，
人
的
一
生
就
改
變
。

既
然
培
養
好
習
慣
猶
如
植
樹
，
那
麼
就
該
為
它
培
土
澆
灌
。
也
就

是
說
，
對
好
習
慣
要
勤
勉
勵
，
多
嘉
獎
。
我
說
的
可
不
是
一
般
意
義
的

口
頭
表
揚
，
而
是
給
予
實
實
在
在
的
獎
勵
—
—
包
括
物
質
的
。
聽
說
有

個
城
市
的
政
府
在
幾
個
街
區
舉
行
評
比
，
許
諾
哪
個
街
區
地
面
的
痰
迹

少
，
就
優
先
為
其
改
善
環
境
。
其
中
一
個
街
區
的
居
民
特
別
努
力
，
把

吐
痰
、
丟
垃
圾
的
毛
病
消
滅
近
無
，
結
果
政
府
真
的
給
他
們
蓋
了
小
花

園
。

儘
管
好
習
慣
能
在
短
期
內
擊
敗
壞
習
慣
，
若
想
徹
底
改
變
局
面
，

需
要
耐
心
和
時
間
，
別
指
望
一
仗
取
得
完
勝
。
還
有
，
要
及
時
為
百
姓

找
到
替
代
品
和
提
供
方
便
，
比
方
為
消
費
者
提
供
環
保
塑
料
袋
，
以
及

吐
痰
者
使
用
的
紙
巾
和
垃
圾
箱
等
等
。
如
能
實
現
﹁讓
養
成
壞
習
慣
的

人
羞
愧
，
讓
擁
有
好
習
慣
的
人
自
豪
﹂
的
目
標
，
人
們
的
生
存
環
境
無

疑
將
變
得
更
加
宜
人
。

「人為」 災禍 春 璇《
燕
語
》
呢
喃
的
力
匡

許
定
銘

大
師
遠
逝
，
誰
來
接
班
？

陳
魯
民

《
大
公
報
》
首
創
﹁文
藝
獎
金
﹂

陸
茂
清

說

﹁海
東
﹂

馬
斗
全

好習慣擊敗壞習慣 林 鳴

享
受
巴
塞
羅
那
的
美

馮

羽

《
大
公
報
》
創
刊
於
一
九
○
二
年
，
一
九

二
五
年
十
一
月
以
資
金
不
繼
與
戰
亂
停
刊
。

一
九
二
六
年
九
月
一
日
，
吳
鼎
昌
、
胡
政
之

、
張
季
鸞
合
組
的
﹁新
記
公
司
﹂
接
辦
《
大

公
報
》
，
進
入
了
該
報
歷
史
上
的
﹁輝
煌
時

期
﹂
。
一
九
三
六
年
四
月
，
《
大
公
報
》
創

辦
上
海
版
，
津
滬
版
同
時
發
行
，
當
年
的
發
行
量
就
突
破
了
十
萬

份
，
成
為
全
國
新
聞
界
的
翹
楚
。

重
新
開
張
十
周
年
之
際
的
一
九
三
六
年
九
月
二
日
，
《
大
公

報
》
頭
版
頭
條
刊
登
﹁報
社
特
啟
﹂
，
宣
布
舉
辦
﹁文
藝
獎
金
﹂

。
這
是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史
上
的
首
創
，
堪
稱
一
鳴
驚
人
。

文
藝
獎
的
具
體
操
辦
者
，
是
現
代
著
名
作
家
，
記
者
、
時
任

《
大
公
報
》
文
藝
編
輯
的
蕭
乾
，
此
君
一
九
二
九
年
就
讀
於
燕
京

國
文
專
修
班
，
一
年
後
考
入
輔
仁
大
學
，
一
九
三
三
年
轉
入
燕
京

大
學
新
聞
系
，
畢
業
後
進
入
《
大
公
報
》
任
《
文
藝
》
副
刊
的
編

輯
。

七
月
的
一
天
，
總
經
理
胡
政
之
約
見
蕭
乾
，
說
是
想
搞
一
次

全
國
性
徵
文
作
為
紀
念
，
蕭
乾
即
表
贊
同
。

胡
政
之
徵
詢
如
何
搞
法
，
蕭
乾
建
議
：
若
是
廣
泛
徵
文
，
來

稿
必
多
，
層
層
篩
選
面
廣
量
大
，
評
委
又
多
有
本
職
，
恐
是
忙
不

過
來
。
不
如
參
照
美
國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的
普
立
茲
獎
金
，
從
已
出

版
並
有
初
步
評
價
的
作
品
中
評
選
，
設
為
﹁大
公
報
文
藝
獎
金
﹂

。
胡
經
理
聽
了
頗
以
為
然
，
委
託
蕭
乾
擬
定
辦
法
、
開
列
評
委
名

單
，
並
全
過
程
具
體
操
辦
。

蕭
乾
欣
然
應
承
，
他
也
因
此
贏
得
了
﹁中
國
文
學
獎
的
發
起

人
和
最
早
的
實
踐
者
﹂
的
美
譽
。

九
月
二
日
，
《
本
報
復
刊
十
周
年
紀
念
舉
辦
科
學
及
文
藝
獎

金
啟
事
》
刊
出
，
內
中
關
於
﹁文
藝
獎
金
﹂
的
旨
要
如
下
：

本
年
九
月
一
日
，
適
為
復
刊
滿
十
周
年
之
期
，
茲
為
紀
念
起

見
，
特
舉
辦
文
藝
獎
學
金
，
定
名
為
﹁大
公
報
文
藝
獎
金
﹂
。

以
一
千
元
充
文
藝
獎
金
。
每
年
得
獎
人
數
，
以
一
人
至
三
人

為
限
，
即
自
本
學
年
開
始
至
學
年
終
了
為
一
年
，
每
年
評
選
一
次

，
定
期
三
年
，
如
有
變
更
，
至
期
滿
另
行
通
告
。

聘
定
楊
今
甫
、
朱
佩
弦
、
朱
孟
實
、
葉
聖
陶
、
巴
金
、
靳
以

、
李
健
吾
、
林
徽
因
、
凌
叔
華
、
沈
從
文
諸
先
生
，
擔
任
文
藝
獎

金
審
查
委
員
。

不
日
，
蕭
乾
與
評
委
們
擬
定
了
﹁文
藝
獎
金
﹂
的
詳
細
辦
法

，
登
報
公
布
。

蕭
乾
開
始
了
﹁文
藝
獎
金
﹂
的
操
辦
，
因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創

舉
，
所
以
是
格
外
的
認
真
又
努
力
，
忙
了
個
不
亦
樂
乎
。
時
評
委

們
分
散
在
天
津
、
上
海
、
武
漢
各
處
，
條
件
的
限
制
，
難
以
集
中

開
會
商
討
，
好
在
他
們
都
是
與
《
大
公
報
》
﹁文
藝
﹂
副
刊
關
係

密
切
的
著
名
作
家
，
就
由
蕭
乾
以
信
函
形
式
溝
通
協
調
，
諸
如
組

稿
、
評
判
、
意
見
的
通
達
與
歸
納
。
經
無
數
的
書
信
往
來
，
漸
漸

歸
於
基
本
統
一
，
至
一
九
三
七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
《
本
報
文
藝
獎

金
揭
曉
》
在
《
大
公
報
》
上
公
布
：
本
報
二
十
五
年
度
文
藝
獎
金

一
千
元
，
茲
由
文
藝
獎
金
委
員
會
審
查
委
員
楊
今
甫
、
朱
佩
弦
、

朱
孟
實
、
葉
聖
陶
、
巴
金
、
靳
以
、
李
健
吾
、
林
徽
因
、
凌
叔
華

、
沈
從
文
諸
先
生
投
票
推
薦
作
家
，
其
得
全
體
委
員
過
半
數
推
薦

之
當
選
人
及
其
作
品
披
露
如
次
：

曹
禺
（
戲
劇
《
日
出
》
）

蘆
焚
（
小
說
《
谷
》
）

何
其
芳
（
散
文
《
畫
夢
錄
》
）

除
專
函
通
知
當
選
之
三
先
生
外
，
敬
希
讀
者
諸
君
注
意
。

據
蕭
乾
的
回
憶
，
評
委
們
的
共
識
，
各
種
文
藝
體
裁
之
間
本

無
高
低
之
分
，
所
以
並
未
搞
第
一
獎
第
二
獎
，
一
千
元
由
三
位
平

分
。

評
委
還
對
獲
獎
作
品
的
三
個
作
者
作
了
客
觀
公
正
的
評
價
：

《
日
出
》
的
作
者
曹
禺
：
他
由
我
們
這
腐
爛
的
社
會
層
裡
雕

塑
出
那
麼
些
有
血
有
肉
的
人
物
，
貶
責
繼
之
以
撫
愛
，
直
像
我
們

這
個
時
代
突
然
來
了
一
位
攝
魂
者
。
在
題
材
的
選
擇
、
劇
情
的
支

配
以
及
背
景
的
運
用
上
，
都
顯
示
着
他
浩
大
的
氣
魄
。
這
一
切
都

因
為
他
是
一
位
自
覺
的
藝
術
者
，
不
尚
熱
鬧
，
卻
精
於
調
遣
，
能

透
視
舞
台
的
效
果
。
《
谷
》
的
作
者
蘆
焚
：
他
和
農
村
有
着
深
厚

的
關
係
，
用
那
管
糅
合
了
纖
細
與
簡
約
的
筆
，
生
動
地
描
出
這
時

代
的
種
種
騷
動
。
他
的
題
材
大
都
鮮
明
親
切
，
不
發
凡
俗
，
的
確

創
造
了
不
少
真
摯
確
切
的
人
型
。

《
畫
夢
錄
》
的
作
者
何
其
芳
：
在
過
去
，
混
雜
於
幽
默
小
品

中
間
，
散
文
一
向
給
我
們
的
印
象
多
是
順
手
拈
來
的
即
景
文
章
而

已
，
在
市
場
上
雖
曾
走
過
紅
運
，
在
文
學
部
門
中
卻
常
為
人
輕
視

。
《
畫
夢
錄
》
是
一
種
獨
立
的
藝
術
製
作
，
有
它
超
達
深
淵
的
情

趣
。
作
者
生
長
在
四
川
，
讀
過
他
的
《
還
鄉
雜
記
》
當
能
知
道
不

少
他
的
幼
年
生
活
，
更
真
切
的
說
明
是
他
那
篇
自
述
《
論
夢
中
的

道
路
》
。

同
日
的
《
大
公
報
》
，
還
配
發
了
題
為
《
本
報
文
藝
獎
金
發

表
》
的
社
評
，
社
評
表
達
了
﹁本
報
同
人
深
謝
諸
委
員
專
家
之
同

情
盡
力
，
俾
本
報
得
到
介
紹
上
列
三
君
文
藝
作
品
之
光
榮
﹂
後
，

向
社
會
與
讀
者
﹁貢
獻
同
人
感
想
﹂
：
﹁文
學
之
偉
大
力
量
，
戊

戌
政
變
、
辛
亥
革
命
，
其
原
動
力
即
文
學
，
當
年
之
文
壇
前
輩
，

於
異
族
專
制
之
陰
霾
酣
夢
中
，
奮
其
如
椽
之
筆
，
以
喚
醒
民
族

…
…
迨
入
民
國
，
中
國
文
壇
則
又
展
開
新
頁
，
呈
現
異
彩
，
代
表

此
階
段
之
趨
勢
者
，
即
五
四
運
動
，
提
倡
白
話
詩
文
，
期
文
學
之

民
族
化
，
此
為
近
二
十
年
來
新
文
藝
發
達
之
始
…
…
﹂

社
評
在
列
舉
了
﹁最
近
數
年
之
中
國
文
藝
界
似
反
不
如
十
數

年
前
之
生
氣
蓬
勃
﹂
，
出
於
強
烈
的
責
任
感
而
﹁致
其
希
望
之
詞

﹂
：
│
│
希
望
社
會
各
方
面
注
意
及
尊
重
文
學
，
應
多
設
各
種
獎

金
，
共
同
扶
掖
中
國
文
運
之
進
步
。

│
│
希
望
政
府
於
各
庚
款
項
下
，
劃
出
巨
額
基
金
，
以
為
獎

勵
文
藝
之
用
，
同
時
希
望
保
障
文
藝
界
最
大
限
度
之
自
由
，
並
為

之
謀
各
種
之
便
利
。

│
│
希
望
全
國
新
興
作
家
，
決
心
完
成
近
代
文
壇
前
輩
未
完

成
之
事
業
，
把
握
現
階
段
救
亡
衛
國
之
急
需
，
共
以
義
俠
之
精
神

，
悲
憫
之
態
度
，
以
進
民
德
，
以
浚
民
智
，
以
泯
社
會
之
不
平
，

以
除
風
俗
之
病
態
。
文
學
家
應
勇
敢
的
保
持
其
合
法
著
作
自
由
，

對
一
切
問
題
為
公
誠
的
批
判
指
導
，
勿
頹
唐
，
勿
苦
悶
，
以
喚
起

不
文
不
字
之
人
…
…

《
大
公
報
》
一
九
三
六
年
舉
辦
的
﹁文
藝
獎
金
﹂
，
乃
名
副

其
實
﹁中
國
現
代
報
刊
史
上
開
創
性
的
大
手
筆
﹂
，
其
創
設
，
成

為
後
來
林
林
總
總
延
續
至
今
的
文
學
獎
、
文
藝
獎
的
肇
始
。

巴塞羅那的美不是
用來觀賞，而是用來享
受的。這個城市每個角
落都散發着節日般的閒
散和享受氣氛。每天下
午兩點到五點大小商店

都關門，大家都有吃飯午休的奇怪現象。
當你漫步到海邊，到處都是躺着曬太陽的
人群，旅遊高峰時節滿眼都是熱辣的吊帶
美女，海灘上連個落腳的地方也沒有。

站在巴塞羅那的任何一個地方，高高
抬起頭，就能看到裹着腳手架的神聖家族
大教堂，那是不一樣的尖頂，不一樣的雕
塑，不一樣的教堂。教堂始建於十四、十
五世紀，在一八八四年由建築師高迪設計
修建，這是他設計生涯晚期的作品，具有
十九世紀的新哥特風格，但至今還未完工
，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至今還在興建中的天
主教大教堂。它巍峨壯觀的形態更是使它
成為巴塞羅那的標誌性建築。完美主義的
高迪給人們留下了一件沒有完成卻又十分
完美的作品。天才是無法模倣的，於是作
為高迪的遺作，大教堂永遠留着腳手架。
這是一個城市向大師的致敬，也是一個城
市浪漫到極致的表現。

巴塞羅那是個需要用心慢慢品味的城
市，這裡的文化、藝術都濃重的浸透着城
市的每一個角落，徜徉在小巷子會被突然
出現的畢加索博物館，各種精緻的藝術品
小店，比德國時髦幾千倍的服裝舖和玻璃

坊所驚訝，繼而被迷惑。一個在巴塞羅那生活了十幾年的
藝術家說： 「如果你想在巴塞羅那做出一番成就，必須得
有強大的意志力，因為只要你願意，每個晚上都有聚會等
着你，甚至好幾個聚會。」可能真是這樣吧，據說法西斯
統治時期，在巴塞羅那每個人仍然有好幾個情人，在這裡
你可以放縱自己的感官，盡情享受生活中的每一種樂趣。

到了周末，走在蘭布拉大街，對於行人來說絕對是個
享受。這裡成了花的海洋，芬芳四溢。路邊有拉琴賣藝的
。為人畫素描的，身塗油彩做活雕像的，還有擺地攤賣各
式民間古董的，整條大街充滿了明快的生活樂趣。穿着隨
意，不拘小節的巴塞羅那人就在這樣的街道上悠閑遊蕩，
看看活人雕塑，看看賣花姑娘。夜間十點鐘的巴塞羅那，
路上熱鬧依舊，路邊的酒吧咖啡館必定爆滿，巴塞羅那人
愛喝酒，周末常常三五知己相約，不醉不歸。這份生活的
閑適只怕神仙也要羨慕。

如果能在蘭布拉大街看上一場出色的弗拉明戈舞，那
此行才算得上完美。弗拉明戈舞，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小
說，充滿強烈的戲劇性和色彩對比。弗拉明戈不僅是歌、
舞和音樂的三合一藝術，同時也代表着一種慷慨、狂熱、
豪放和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看着那紅色的裙擺翻滾着，
激烈的節奏和那悠揚的身姿，實在太享受了，當孤獨女人
舞起來的時候，表情依然是冷漠甚至痛苦，而肢體動作充
滿了熱情。一個小時的演出，無論是單舞，群舞，不得不
讓人心潮澎湃，這難道不是一幅幅最性感的畫面。

一座神奇的教堂和一條美麗的街道，蘊涵了這個城市
的精髓。有着「浪漫的藝術天堂」美譽的巴塞羅那，既有西
班牙熱情親切的民族特性，又與法國的浪漫情調融合在一
起，成為追求浪漫與浪跡天涯的人們的首選，品着西班牙
紅酒，看着那紅色舞裙擺動翻滾，實在是一種頂級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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